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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关于读书，有一句很流行的
话，叫作“读书改变人生”。我对此
很是怀疑，觉得和过去我们曾经批
判过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价
值观颇有些相似，或者说是异曲同
工。只不过，读书所要改变的人生
目标有了变化。其实，变化也不
大，如今追求的娇妻、豪车、大房
子，仔细对比一下，与千钟粟、黄金
屋和颜如玉有何不同，而且，还比
古人以读书博取功名多了一层对
权势的渴望，彰显着心里潜藏的欲
望，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和区别。

因此，我一直以为，提“读书改
变人生”不如说“读书丰富人生”更
好些。因为前者有着明显的实用主
义色彩，将读书当成人生进阶的阶
梯乃至敲门砖，将本来是滋润心
灵与精神的书籍，变成了改变人
生的工具；把本来学科种类丰富多
彩的书籍变成了热衷于各种考级拿
证的竞技场，毫不遮掩地沾惹上功
利和欲望的阴影，实在有悖读书的
初衷。

近读《聊斋》，读到其中一篇《书
痴》，更坚定了我对“读书改变人生”
的质疑。

《书痴》讲的是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叫郎玉柱的书生，信奉“书中
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古训。“书中
自有千钟粟”是写他掉进古人藏粮
食的地窖，却已经变成泥坑，粮食
全都腐烂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是
写他取书看时，看到书中夹着一片
剪纸小金屋，却是镀金的；“书中自
有颜如玉”是写他读书时，见书中
夹一绢纱剪成的美人，还真的就变
成了鲜活的美人，名叫颜如玉。如
此，读书的三项“指标”全部达成，
读书真的能够改变人生，郎玉柱自
是欢喜不已。而且，颜如玉还和他
成家，为他生了孩子，只是颜如玉
要求他必须把书全部扔掉，不再读
书。郎玉柱对颜如玉说：“书是你
的家，我的命，怎么能扔呢？”颜如
玉对他说：“你的命数到了！”果然，
一语成谶，一位姓史的县太爷欲掠
颜如玉，杀上门来，遍查书中，却没

有找到，一气之下，将郎玉柱家的
书全部烧光。《书痴》最精彩的是这
一部分。下面的故事，则是因果报
应，郎玉柱依然坚持读书，最后考取
功名，中了进士，当了巡按，法办了
贪官史县令，千钟粟、黄金屋、颜如
玉，样样进账，落进窠臼。

如果删去后面一节，前面所写
则可以说是对今日的一则醒世恒
言，尽管最后结局有些极端，但对
于欲望与实用主义过于张扬的所
谓“读书改变人生”，真的是具有反
讽之意，其与现今相关联的现代
性，会与《聊斋》中其他鬼魅花狐的
故事不尽相同。这位藏在书中的
绢纱美人颜如玉，即使没有告诉我
们读书的真谛，起码告诉我们，千
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当然可以从
书中得到，但如果读书的目的仅是
如此，便也可以悉数失去，不那么真
实可靠。

想一想，如今，我们虽然不再说
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了，但
是，很多人的心底，其实还是相信
的。“读书改变人生”的提法如今很
是响亮。你不觉得这两者之间似曾
相识吗？

不可否认，自古以来，读书的目
的都不会那么纯粹，读书包含着功
利的因素本无可厚非，读书过程中
的实用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
合理成分。只是不要把读书功利与
欲望的色彩涂抹得过于张扬而凸显
就好，不要让我们真成为《聊斋》里
的那位郎玉柱，读书之后完满收获
了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箭箭中
的，立刻升迁为巡按，将史县令打翻
在地，从学霸一跃成为物质与权力
的三重霸主。

我们可以说读书有助于改变
人生，但我们更要说读书可以丰富
人生。改变人生，只是让我们的生
活富有；丰富人生，则可以让我们
的心灵半径延长，让我们的精神天
空轩豁，让我们的视野开阔，走出
水泥建筑遮挡住的天际线，看到遥
远的地平线，能够如布罗茨基说的
那样：看到“这样的地平线，象征着
无穷的象形文字。”

再谈读书改变人生
肖复兴

绣娘家新屋的阳台很高，也
很漂亮。绣娘喜欢站在阳台上
欣赏日出日落和远山的秀美，也
喜欢养花，就在阳台上摆放了十
多盆。

这天，绣娘正在浇花，一抬
头瞥见邻居翠英的女儿花花。
只见她两只手用力攀住了墙砖，
从很高的隔墙上探出了小脑
袋。也不知她脚下踩了什么，又
渐渐露出半个身子。花花冲绣
娘友好地笑着，松开一只手，向
她咿呀咿呀地喊。

绣娘心里一紧，这样攀住墙
体，万一失手，一定会有危险。
刚想张嘴去喊花花，脑海里却浮
现出翠英那张难看的脸，便低下

头假装没看见。
绣娘不会忘记一年前，

翠英掐着腰，站在屋
后，指着绣娘破口大
骂，引来不少邻居看
热闹。绣娘气得嘴

唇发紫，说，
你 有 事 说
事，凭啥骂
街，也不怕
丢人。

翠英不
依 不 饶 地
喊，“我没素
质，也没文
化，我就骂

了！你家建新房，倒是美滋滋
的，你看看我家的房子，现在都
变成啥样了！”

绣娘也不示弱，“当初我们
商量好的，要一起翻建新房。我
家建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可你
家却中途变卦，说不建了，这能
怪我们？”

翠英掐着腰继续喊，“反正
我不管，你家不赔钱，我就不让
你家建房！看你能把我咋的！”

绣娘见翠英蛮不讲理，气哼
哼地说，“那咱们法庭见。”

经过法庭调解，绣娘让了
步，赔了钱，又让出一个房檐滴
水的地方，这事才算平息。可
翠英看见绣娘家的新房建得
高，心里嫉恨，丈量时又多挤占
了几分。绣娘心里不服，两家
自此干脆绝交，偶尔见了面，各
自扭头就走。

绣娘又看了一眼，见花花瞪
大眼睛盯着她看。绣娘看了看
花花的身后，没有人影，便一努
嘴，小声斥责她，看啥看，赶紧下
去！

花花好像没听懂，也不动，
反而咧开嘴笑了。花花患了小
儿麻痹症，走路一拐一拐的，看
上去有八九岁，可她的智商只相
当于两三岁，生活上基本不能自
理。平日里，翠英看着花花，几
乎寸步不离，可今天却没看见翠
英的影子。

绣娘又低下头去浇花，假装
啥都没看见。

绣娘结婚的第二年，
总算攒够了一点儿钱，经
别人牵线，买下这两间便
宜的砖瓦结构老房子。这
房子老化严重，厨房那间
的屋顶，有一根椽子已被
压弯。原来的房主怕塌
下来，用一根长长的圆木
给顶住了。最让绣娘头
疼的，是跟翠英家的两间
房子仅有一墙之隔，换句
话说，那叫连体房。只要
咳嗽一声，双方都能听得
清清楚楚，更别说其他声

音了。
隔着那道墙，绣娘发现翠英

的生活并不幸福。绣娘每隔一
两个月，就能听见男人打骂女人
或者摔东西的声音，偶尔也能听
见翠英低低的啜泣声。

“花，花，咿呀呀！”花花站
在墙边，傻傻地唱起来，偶尔
还咯咯咯笑几声。绣娘这回
听明白了，原来花花是喜欢看
花才爬上来的。绣娘忍不住
又多看了几眼。见花花的两
只手松开，身子向后一闪。绣
娘的心一紧，危险！还没喊出
声 ，花 花 一 只 手 又 抓 住 了 墙
体，慢慢又稳住了。

绣娘想到翠英的可怜，又见
花花站在危险的地方，心里仿佛
扎了一根刺，拔也不是，不拔也
不是。

花花举起那只被墙体划伤
的小手，突然就放声大哭起来。
绣娘再也忍不住了，向花花快步
走过去。花花见绣娘站在跟前，
就喊，妈……妈。身子一歪，眼
看掉了下去。绣娘上前一把抓
住花花的衣衫，顺势把她抱在墙
台上。花花扑在绣娘的怀里，撒
娇地喊，妈……妈。

绣娘拍了拍花花说，这里
危险，赶紧回家吧。绣娘把花
花从墙上慢慢放了下去，才发
现花花脚下踩的是板凳上的两
只柳条筐。

真险啊！绣娘替花花捏了
一把汗。就在这时，绣娘瞥见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翠英站在院
子里，恰好看见了这一幕。

绣娘不大自然，扭头就要
走。翠英喊了一声，妹妹，我昨
天去后山田里拔苗，看见了几墩
地瓜花，刚挖了回来，你要是不
嫌弃，就栽园子里吧。

绣娘红了脸，连忙说，咋会
嫌弃呢！绣娘从墙上接过地瓜
花时，两个人对视了几眼，便都
笑了。

这墙真得拆了！再砌上几
级台阶，花花就能来玩了。绣娘
说完，脸上绽开了一朵花。

拆墙
孙玉秀

微小说

十几岁时经历的这事，记忆的
边缘早已模糊，进山时与谁结伴，去
山里做什么，山是哪座山，又是哪一
年，都不再记得，然而，这事的核心
部分一直清晰。灌木丛中的那棵梨
树，犹如一幅水彩画，深深烙在我的
脑海里。

那是一个正午，林间无风，从枝
叶缝隙中透入的阳光在眼前闪亮，
我又渴又饿，无心坐在松软的植被
上享受山里的安宁和温暖。远处飘
来梨味儿，虽然淡淡却香沁肺腑。
我要找到那棵树。我在林间穿梭张
望，灌木时疏时稠，看不到远处，只
闻到梨味儿越来越浓。忽然发现在
前面平缓的山坡上，孤单的一棵梨
树满枝金黄。我直冲过去，到了跟
前惊住了，树下草丛里落下一层熟
透的梨，密密麻麻，像人工布置。树
上叶稀果密，若有轻风，果子便会随
风而落。正午的阳光照着树冠，让
金黄的叶和果更显成熟。我忘了饥
渴，用脚踩倒四周的棵子，围着黄梨
形成一个大圆圈，我坐在圆圈边上，
拿起一个梨，舍不得下口。梨肉柔
软，梨汁酸甜，现在回想，仍然滋生
口水。我吃饱后犯了愁，怎么把在
这地上树上的熟梨带回家，我想象
着，家人看到这些黄澄澄的梨会和
我一样欢喜。这些梨只有装进筐里
才不会压坏，可我两手空空，连只装
东西的布袋也没有。

这里离家很远。那天，我顺着
南山山脊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峰，山
脊的东侧是一条条山沟，二道沟、小
陡沟、大冰沟、小冰沟、臊冰沟，弯弯
曲曲，勾画出大山的皱褶。这些沟
通往铁路，铁路那边是浑河，铁路和
浑河随山而行。沟顶尽处，便是我
爬过的那条山脊。而山脊的西侧是
条与山脊平行的山沟，我们叫它南
沟，从我记事时起，南沟就被严密封
锁，别有一番天地。听在南沟做工
的人讲，南沟设有三道岗，岗岗都在
要隘处。我只进过一道岗，岗里是
生活区，我在那里洗过澡，看过电
影，开过各种各样的会，再往里面，
却从来没有进去过。我想象二道岗
三道岗再往里，沟身长而曲折，险而
奇崛。我走山脊时仍然不见南沟真
面貌，山脊的西坡因常年封山，树高
林密不透视线，树木成为天然屏障，

而那棵梨树就在南沟深处的东侧山
坡上。

每年深秋我们都要上山打梨。
野生野长的山梨，自古以来就是山
里人最好的水果。山梨七八分熟的
时候，把梨贴着梨核儿切下，四刀四
块，五刀五块，在太阳下晒成梨干；
或拔掉梨把儿，不打皮不抠梨核儿，
切去四面表皮，用线穿成一串，挂在
仓房里自然风干。冬天时，把梨干
用锅蒸软了再吃，梨汁已失，但梨
的酸甜味道还在。或者用梨干煮
水，那水就是山里人自制的罐头
汁，不仅解馋，还去火。过去山里
人见不到苹果、香蕉，更不知道杧
果、木瓜、荔枝，梨干就是水果极
品。梨木不成材，但山里用梨木的
地方很多，木匠使的刨子，每家每
户冬天拉的爬犁，用梨木做最好，
梨木做的刨子和爬犁越磨越滑，越
磨越光，顺手透溜。山上的梨树一
年比一年少，而家家吃梨干的欲望
不减，梨还青涩时，人们便上山抢
收，熟梨很难打着。家家把打回的
青梨蛋子放在缸里，缸口压上青蒿，
捂个十天半个月，生梨蛋
子就软了、熟了，但它和自
然熟透的黄梨无法相比。
在那个年代，只有在远处
的深山老林，才会见到这
熟透的黄梨。

那天，我拿不
走 一 地 一 树 的 熟
梨，但还是想拿走
一些，能拿多少就
拿 多 少 。 我 脱 下

裤子，把裤腿口用榆条扎死，专拣
稍硬的梨子装进裤腿，装满后扎住
腰带，两条裤腿一前一后搭在肩
上。一路上小心翼翼，可是到家时
梨还是压坏了许多。自然熟透的
山梨，让家人高兴了一晚。

山里人凭着记忆上山打梨。头
一年，或者更早，你在哪儿遇到梨树
打到了梨，就记在心里，轻易不会告
诉外人，来年再来，它依然硕果满
枝，这意味着，你之后不曾有人与它
相遇，它只属于你，让你收获重逢的
惊叹和约定的喜悦。然而，藏在南
面深山里的那棵梨树，我再没有去
找它，这是因为，它离得太远，对于
一个从早忙到晚的乡下孩子，为找
一棵树打一次梨，去翻越那么多的
岗，走那么长的路，无疑过于奢侈。
也许，我更怕找不到它。

梨花盛开的季节，我去梨花谷
和梨花小镇看梨花，成片的白色，又
让我想起大山深处的那棵梨树，想
到它秋天里的成熟，我忽然悟到：那
满地满树的熟梨，本来就不是让我
吃的，而是供我回忆的。

梨香穿过时光
洪兆惠

今夜
星光灿烂，霓虹
闪烁在街道两侧，七月的节日
一面鲜艳的旗帜，迎风飘扬
党啊
我向你宣誓

我是你钢铁长城的一部分
今天，我不写诗
我为你唱一首歌
党啊，我亲爱的妈妈
在这光辉的歌词中
誓言铿锵有力
我将迈着坚定的步伐
向你走来

鲜红的党旗啊
高高飘扬
镰刀与锤头
凝聚一种力量

南湖的船上
载着革命者的
信念与理想
开辟中国
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革命者的精神
为劳苦大众服务
为一个民族的解放事业
做着艰苦卓绝的奋斗

伟大光荣的党
带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
从黎明前的黑暗
走向朝阳

镰刀与锤头的力量
团结一致
开创祖国未来的新篇章
镰刀与锤头
展示咱们工人有力量
农民是广阔土地的主人
人民代表中华民族之魂

宣誓

我宣誓
让我衷心表白
伟大的党

站在人民利益最高处
为劳苦大众谋利益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
高举前进的旗帜
在奋斗进程中
起表率、带头作用

人的力量有大小
心灵向往无限远
面对鲜艳的党旗
向党庄严宣誓
共产党人的使命
就是紧密围绕在
党的伟大事业上
永远奋斗前进

我站在你面前
举起右手
庄严宣誓
镰刀与锤头
塑造一种精神
凝聚一种象征

我们高高擎起旗帜
在其指引下
紧跟党走
信念所在
实现心中伟大理想
让中华民族
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七一
（外一首）

聂晓宏

遵义

一座城市的内涵
取决于
她所承载的重量
遵义，从一次会议开始
就把中国命运
改写在了
历史的篇章之中
从此，一面旗帜
一步一步
走向陕北
以燎原之势，红遍
祖国每一个角落

大渡河

当炮火和硝烟
被波涛饥饿的大口
肆虐咀嚼
一条铁索
正在纠缠死亡
天黑得，分不清
白天，或夜晚
只有一个姿势
把岸的清晰
勾勒出轮廓
过得去，是生
过不去，是死
生死之间
浓重的湘音
只喊一声——冲

雪山

雪山的雪
是一把
锋利的刀子
把夜的黑
雕成一颗又一颗
棱角分明的星星
照亮下山的路
太阳出来
一滴又一滴血
凝聚，结晶
光芒四射

草地

不需要鲜花
不需要小鸟
一棵草根
能够喂养胜利
就足够了
当一支队伍
艰难走过
革命的种子
一粒一粒
撒在路上
炮火掀起的泥土
给它铺就了
一条生路

信仰
（组诗）

白俊华

七月的阳光
是所有中国人
看到的最耀眼的阳光
是党的阳光啊

火红的七月
木槿花开得最艳的时候
你看那每一瓣花瓣
都是那么鲜艳 因为
那是无数英烈的鲜血
一次又一次染红的华彩
是两千万优秀共产党员
用一腔热血共同铸就的光华

站在七月的阳光下
闪过1921年
那是阴云密布的某个夏日
在南湖的那只小木船上
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刺破天宇 惊动山河
让四万万华夏儿女
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暖阳

阳光是那么的强烈
强烈得令每位中国人
抬头挺胸大声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站在七月的阳光下
我依然能清晰地看见
那么多鲜亮的名字
在我的血液里再次闪光
刘胡兰、焦裕禄、雷锋
哦 还有太多太多

七月的暖阳
照亮了我的灵魂
灵魂深处记忆着
血与火的升华
升华七月
如火如荼的希望

七月的阳光
武海涛

插画 董昌秋


